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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是放手有一种爱是放手
刘美花

以春为序
徐菁涵

立春的晨曦，在岁初的群山氤氲着铺
开一层柔光。“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春光葳蕤，弹拨着东风的春弦，穿越层峦
叠嶂的回响，将冬日的沉寂碾碎，熏染作
初春的晨雾，宛若朦胧诗的诗行，在光的
指尖轻颤；舒展成柔软的韵脚，低吟着生
命的初醒。

立春为岁首，以春为序，万象更生。立
春，中国人丈量三千年的刻度，古时的迎春
礼，已经化作晨练的太极拳、放飞的纸鸢、
窗花上的中国结。

记得儿时，每到立春，爷爷总让我剪些
红纸，写上“春”字贴在门上，爷爷说，这是
迎接春神的仪式。墨香混着浆糊的气味，
成了记忆里立春的味道。这个习惯我一直
保留着，只是我写的“春”字总是不像柳体
也不是赵体，歪歪扭扭的，倒像是春天里刚
抽出的新芽。

奶奶在这一天会让我啃几口萝卜，说
是可以祛除瘟疫，祛病强身，这也是咬春的
习俗。不过，我还是喜欢奶奶做的春卷。
制作春卷是最让我兴奋的环节。奶奶拿起
一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放在手心，舀一勺
馅料放在皮的一端，然后轻轻卷起，两边往
里一折，再继续卷紧，一个小巧玲珑的春卷
就包好了。我在一旁看得心痒痒，也依样
画葫芦地卷起来，可春卷皮在我手中却不
听话，不是馅料放多了包不住，就是卷得松
松垮垮，菜汁渗透皮，最后溃不成卷，只好
再垫一张皮。结果，成了鲁迅文章里说的：
吃的春卷像小枕头一般。

夜里，我独坐书房，案头的水仙开得正
好，洁白的花瓣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晕。我翻开一本旧书，书页间夹着一片去
年的银杏叶，金黄的颜色已经褪去，却依然
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时光的流逝，告诉了
我们关于真实与接纳的深刻哲理。立春，
不只是一个节气，更是一种期待，一种坚
持，一次成长。

哪个生命不想在春天里长大？哪个生
命在春天里不会长大？春天，托得住苦难，
沉得住煎熬，撑得住坚持；春天，足够博大、
包容、深刻。

你知道的，我们中有人披星戴月地闯
市场，纵入一片看不见光的青纱帐，只为
寻找那一丝可能出现的光；我们晨炊星饭
地在岗位上坚持，只是为了以瘦削的肩膀
扛起家庭的前程；我们常驻异乡融入“此
心安处”的最美迁徙，只为了做一个追梦
人无关春月的初心。我们力争做到最好，
踮起脚向上伸手去摘最近的星辰，却并非
能够如愿，脸颊反而被一个又一个项目嵌
入不可磨灭的风霜，指尖磨出敲打键盘的
青春之茧。

“行人更在春山外”，如何不辛苦？如
何不劳累？我们盼望春天，盼望“春和景
明，波澜不兴”；盼望“春望山楹，石暖苔
生”；盼望“不负春光，不负征程”。

这是我们的春天，四季轮回的起点，正
吹响万物复苏的号角。

这是我们的春天，十二律吕的流转，正
谱写万象更新的序曲。

这是我们的春天，二十四节气的韵律，
正轰鸣万马奔腾的交响。

以春为序，敬此枯荣；以春为序，履践
致远。春光至，呼君子；潮声应，满江红。

时光回溯，高校和中专毕业
生的履历表上，择业不是一道选
择题，而是一道填空题。而今，自
由择业的闸门已开启多年，一代
代年轻人走向人生的十字路口，
也拉开无数家庭关于“未来该往
何处就业”的漫长对话。

父母对孩子各有期盼。有的
家长希望孩子继续深造，有的家
长希望孩子考入体制内，而孩子
们自有躁动的心，他们渴望走出
老轨道，去闯荡世界。为人父
母，我们总想将大半生的体悟浓
缩成几句箴言，递到他们手中。
可智慧，从不靠言语传递，只能
依靠经历。

我的孩子曾和大多毕业生一
样，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她的
蓝图，与我的构想大相径庭。那
些劝不动的日夜，我常常忧叹，只
有向名人名著找答案。正像一粒
种子，唯有深植于经历的土壤，破
土后经历风雨，沐浴阳光，才内化
为生命蓬勃的景象。“智慧靠‘体’，
知识靠‘习’。人只有被电过，才知
电的厉害。”名人之言似一道光，在
我困惑的心空闪过。聪明人知自
己要什么，而智慧的人，更懂得自
己不要什么。这份“懂得”，无法
赠予，只能在生命的实践中得
到。这让我心空的乌云逐渐消
散。后来我读黑塞的生平和作
品，知他是在用一生的脚步寻找
最好的自我，合上他的诺奖作品
《悉达多》，仿佛听见心中一声轻
响，我所有的执念瞬间释然，眼前
光芒万丈。我忽然明白，我的孩
子，正是这个时代的悉达多，我该
学习悉达多的长辈。

悉达多，出身显赫，父亲为他
铺好辉煌的前途。然而，日复一
日颂书，他听见的却是灵魂枯萎
的声音。那个离家的清晨，父亲
凝视儿子眼中不屈的火焰，在那
倔强里，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
子。最终，他把爱化为放手，没有
阻拦，只是深沉道：“你去吧。但
你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悉
达多踏上征途。他先是成为一名
苦行僧，在极端的饥寒与静坐中
磨砺肉身，试图以痛苦抵达真
理。但他渐渐醒悟，忍受饥寒并
不是不饥寒，心却依旧无归宿。
三年后，他终于留下背影给了苦
行僧们。在繁华的城邦，他遇见
了美丽的卡玛拉。她告诉他，没
有财富，连爱的门槛都跨不进。
悉达多转身投入商海。曾经苦修
磨砺出的心境，反而让他在财富
游戏中游刃有余，短短数年他便
富甲一方。可当他站在镀金的镜
子前，看到的却是一个眼神空洞、
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天天做陀螺，
哪有一丝生命的朝气。一个夜
晚，他把背影留给妻子，如同当年
的弘一法师，转身都不是背叛，而
是灵魂在寻找最终的归宿。他来
到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边，走在
投河的边缘，河水的声音洗去了
他的妄念。昨日之水已逝，明日
之水未至，生命唯一的真实，只有
当下。他成了一名摆渡人，大道

至简，朝迎晨光，暮送晚霞，不思
昨天，无忧未来，活在当下，他终
于找到内心的安宁。妻子中毒死
去前，送儿子来他身边，他儿子不
愿做摆渡人，当他的儿子也像当
年的他一样决意离开时，他望着
那个远去而消失的背影，才真正
懂得父亲当年放手的深意，懂得
妻子沉默地放手让他离开是因为
爱。路终究都要自己走，只有在
经历中方能寻得智慧。

我的孩子，经历了她的“悉达
多”之路。硕士期间，走上学术之
路，我看着她为论文熬心血，远赴
智利答辩，自豪地举双手支持，觉
得她在实现我未实现的梦。然
而，当她在深夜里一次次面对论
文，她终于听见内心的声音：这条
路上的孤独，并非她所愿。她选
择了放弃。那一刻，我咽下“可
惜”二字，只能尊重孩子的选择。
后来，她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国际公务员的岗位，一个可以环
游世界的梦。尽管我心中满是对
漂泊的担忧，但仍在经济和精神
上为她托底。当她知晓远方的动
荡与不安，重新发现脚下这片土
地的国泰民安，她再次转身。她
的每次转身，都像一次小小的地
震，震得我晕头转向，我需很久才
能重建内心的秩序，却也暗自庆
幸，她始终不曾躺平，我终把对她
的爱化作对她的尊重。再后来，
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向她招手。看
着她踏入那座流光溢彩的玻璃大
厦，我担忧得夙夜忧叹。几个月
里，她亲历了夜晚十一点依然灯
火通明的写字楼，体验了快节奏
的疲惫职场。她告诉我，那个四
十岁的部门主任，眼神飘忽不定，
挣了很多钱，却好像是弄丢了时
间和自己，我可不为钱活。尽管
公司以丰厚的薪水挽留，她还是
把背影留给公司。在那个加完
班的深夜，她发微信说：“妈妈，
我好像知道不要什么了。”我暗
暗庆幸，经历让她找到智慧。正
是这几次看似曲折的“弯路”，
像一次次精准的雕刻，让她生命
的轮廓愈发清晰。她的心开始
沉静，积蓄力量踏入新征程。回
望来路，那个曾担任学生干部的
优秀毕业生，内心深处渴望的正
是一份能服务国家、连接社会的
价值感。她最终经过国家的层
层筛选，进体制内工作。薪资虽
寻常，她的眼中却重新焕发出生
命的光芒，那是一种将热爱投入
其中的从容不迫。

也许你正站在孩子人生的路
口，与他们一同经历选择的焦灼，
请相信，我们对孩子最深沉的爱，
或许该化作尊重的姿态。“天高任
鸟飞，海阔凭鱼跃。”不必担心他
们飞去的方向，生命自会引领他
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不
必忧虑他们潜入的海域，经历自
会带他们游向适合的彼岸。我们
无法代替他们经历风雨，正如我
们不能代替他们感受阳光。孩子
们的每一次尝试，哪怕看似绕远，
都是通向自我的必经之路。

回家的行囊
赖玉华

雪
漫过岁末的站台
行囊很瘦
却盛满，一整年的等待
车票被掌心焐热
合着归乡的节拍
细碎的雪花
落满归途
行囊的轮子，碾过
记忆里的长巷
推门时
把未说的惦念
反复斟酌的问候
和着袅袅炊烟
轻轻抖落

立春
邓兆文

残雪未消，形骸已减三分
门前的小花园，不知何时
多了一点朦胧的红
枯草仿佛一夜之间
苏醒过来，步行的石径上
已可见淡淡的绿
天空鹊影盘桓
猫在窗外不停地叫
春天果真动了情
冰棱在檐下
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

夜景
奋飞

日落西山
农家亮起灯盏
爷爷眯眼蹲坐炕头
悠闲填满烟锅
奶奶盘膝摇动纺车
织出绵长岁月
娃娃书本摆满炕桌
稚拙写下希望

我是被雪花
打败的
高明芝

今天是小雪
见到的却是阳光
节气是对人说的
老天爷不听它摆布

两排高大的银杏树
有的叶子掉光了
有的还剩一半黄叶
还有一棵仍郁郁葱葱

这能怪谁呢
土地说他一视同仁
阳光与风相视而笑
是我们格外眷顾她

如此坚守有无意义
因为终究是落叶树
但那时她却能自豪地说
我是被雪花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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